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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家被迫害一贫如洗  内蒙古郝苹控告江泽民





【明慧网】内蒙古赤峰市私营企业家郝苹女士于二零一五年七月七日向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邮寄《刑事控告书》，控告迫害元凶江泽民发动迫害法轮功，导致她及家人遭受严重迫害，要求最高检察院追究其刑事罪责，将其绳之以法。


现年五十五岁的郝苹女士，曾经营的养殖业，被当地誉为优秀龙头企业。江泽民发动对法轮功的迫害后，夫妻双双入狱，被迫害致一贫如洗，孩子失学，收养老人抑郁而死。


以下是郝苹女士部份遭迫害事实：


郝苹自一九九七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修炼之前身患多种疾病，修炼之后很快全部康复。郝苹曾有个五口之家：丈夫刘福安、儿子，还有一位智障的哥哥和收养的一位孤寡老人。郝苹家曾是优秀的试点养猪专业户，是赤峰市红山区城郊乡龙头企业，猪场饲养几百头猪，三十多间猪舍，还有养的名犬、良种狗。因自家配饲料、做饲料，养的猪不生病。郝苹自从学了法轮大法后，更是处处为人着想，做生意从不伤害别人，从来没有病猪死猪蒙混骗消费者的事；收了别人的假钱，就撕掉，不许假钱再流通去骗别人。有人把钱忘到她家，从来不动，等着人回来找。


被绑架关押迫害，毁掉企业与起码生存条件。


二零零一年腊月十九日早晨，赤峰市红山区警察突然包围了郝苹家，还没等开门，已有人手拿棍棒从墙上跳进院中，冲入屋内，把桌子踢碎，在屋内乱翻乱拿，衣物扔的满地，把生意用的、家用的与孩子学习用的大小录音机、复读机、放像机、收音机、电话机、复印机等所有的电器与书籍全部抢走，最不人道的是，把各种粮食、大米、白面、水果全都倒在地上，衣服、被褥扔的满地，再把狗关在屋内，拉满屎尿。家里的户口本与房屋土地证、交钱的收据也丢失，智力不健全的二哥郝刚捡破烂卖七百多元钱的存折也丢失。


警察将郝苹绑架上车，三九天不让穿棉衣，穿着孩子的鞋。到了铁南派出所，后被投入看守所。


警察绑架郝苹时，丈夫刘福安不在家，家中剩下十三岁的孩子，孩子没吃没喝，深更半夜，又饿、又冻、又怕，警察们还经常夜间来家里抓捕刘福安，多次深夜翻墙入内，闯进屋摸开灯的拉绳，把十三岁的孩子吓得不行。


刘福安去外地办事，警察竟然下通缉令抓捕。刘福安回家后找到警察问原委，却被逼交三千元办了“取保候审”。此时，家里养的名犬已丢失，猪、鸭子都饿死了，造成十几万元的损失。刘福安为了补救经济损失，又贷款买了八十多头小猪喂养，支撑这个家。


揭露赵艳霞被灌食致死　夫妻双双被非法判刑


二零零二年四月十日，红山区看守所女警察强迫法轮功学员背监规，有的法轮功学员不背，遭女警察的电棍电击，被非法关押迫害的七名法轮功学员一起绝食抗议，约在四月十六、十七日遭警察野蛮灌食。大队长把百余名男犯人调出，对付七名法轮功学员：赵艳霞、郝苹、张凤霞、耿秀兰、王伟华、赵淑贞、段淑芬等，把法轮功学员分别按在椅子上，反背双手用手铐铐住，按住头、手脚、大腿，用竹筷子撬嘴、别牙，往里灌玉米面汤。赵艳霞是第一个，只几分钟就听见她哼哼声了，犯人一松手，她就从椅子上掉到地上，警察还说她是装的，让犯人把赵艳霞拖到走廊的墙根边，扔那不管了。继续灌另外那六名法轮功学员，灌得满身到处是玉米糊，脸上、头上、脖子里、衣服上到处都是粘乎乎的玉米面汤，个个上气不接下气，折磨的没个人样，才将她们放回监室。


过了大约半个多小时，才有犯人去看墙边的赵艳霞，人已经凉了。看守所假作一番折腾，让人给赵艳霞掐人中、扎针，无济于事，又用车拉到医院转了一圈。然后对家属撒谎说心脏病发作，到医院抢救无效而死的。


之后，看守所为封锁消息，取消所有犯人的家属会见，监室停止放风，对监号里的法轮功学员说赵艳霞保外回家治疗去了。


为封锁消息，原本决定五月一日释放郝苹不释放了。更恶毒的是，七月十九日，红山区警察到郝苹家里欺骗刘福安说去派出所有点事，一会就回来。刘福安没防备，也没把家中的饲养活物托付给别人，就上了警察的车，结果被拉到了看守所非法关押。那时刘福安贷款养的八十头猪都二百多斤了，马上就要出栏，却没人管了。十三岁的孩子再次陷入无助的困苦。这个家再次遭到劫难和经济损失。当地公检法对郝苹夫妇、同时绑架的耿秀兰和已释放回家的尚淑琴，全部预谋构陷判刑。


刘福安被绑架到看守所，警察让他劝郝苹不要绝食，刘福安告诉郝苹赵艳霞家属收到的消息是赵艳霞心脏病发作致死的。郝苹就把赵艳霞致死的事实真相写好，藏在身上，躲过警察的搜查，在检察院提审时交给检察人员。检察人员没有去查赵艳霞的死因，却与红山区公安勾结，决定如何报复郝苹与相关的熟悉赵艳霞的其他法轮功学员，红山区法院给郝苹等重判，然后把郝苹、尚淑琴、耿秀兰、刘福安等分别判处七年半、五年不等的徒刑。


在看守所遭酷刑迫害


在看守所，郝苹被正铐、反铐很长时间，昼夜铐着，上厕所、吃饭喝水都不给解开。胳膊与肩膀被铐的象断了一样疼痛。因不承认犯罪，被警察打嘴巴子，打得满脸红肿。因不唱狱歌、不报数、不穿囚服遭到警察电棍电击，还把郝苹的被褥与所有衣服扔到监室外的走廊上，故意让过往的人踩来踩去。不许郝苹穿衣，冻着她。


郝苹绝食反迫害多次，有两次被灌食时出现生命危险。一次灌食时，把生玉米面用凉水搅拌，把郝苹拖到看守所后院的锅炉房西侧（远离他人，没人看见、听见），一个警察在锅炉房二楼看着，让一帮男犯人把半盆生玉米面给她一股脑的灌下去，不给喘气的时间，她的喊叫声根本没人在意，一直到把生玉米面灌完。造成郝苹胃痛、胃胀、胃下垂，肚子大，头晕，站不起来。还有一次绝食灌食，灌呛了，好久喘不过气来，憋的满脸青紫，犯人赶紧掐人中、掐鼻子，才苏醒过来。


一天晚上，一警察叫郝苹出监号，郝苹走到警察办公室，一帮男犯人一拥而上把她抬进禁闭室，按到一个铁凳子上，用铁链子锁住手脚，不能活动，扣上铁笼子。在冰冷寒天的夜晚，不让吃饭、不让喝水、不让睡觉、不让上厕所、不让穿棉衣，二十多个小时冻饿着，不能上厕所，憋得小腹疼痛。她喊要上厕所也不许去，坚持不住，尿湿单衣，衣服冻在铁凳子上，更加寒冷，全身麻木，失去知觉。


收养的老人抑郁而死


郝苹辽宁老家有个智力不健全的二哥郝刚，郝苹夫妇就把郝刚从老家接来长期养着，从不嫌弃他。郝苹家还曾收留一个姓田的残疾青年，因到天津打工没赚到钱回到赤峰被困，又没有亲人，收留他住了一冬天。还有一年的一个三九天，刘福安在辽宁看见一个住在破房框子里蜷缩着一个老人，脏得像黑球似的，不停的打着哆嗦，就把他领回了家。来到这个家，他连烧火都不会，就什么都不干。可全家就象对待自己的老人对待他。渐渐的，老人脸红润了，腰也直起来了，也不流鼻涕了，还变的胖胖的。这位叫王占久的孤寡老人一直被郝苹夫妇赡养了八年。后来郝苹家遭迫害，郝苹夫妇就给老人买上被褥、碗盆、菜刀等，又买上双份的棉衣、单衣，还给他带上五千五百元钱送他回家了。郝苹被绑架、刘福安回家后，几个月老人又回来了，见到刘福安高兴得不行，说再也不走了，这才是他的家。可不久刘福安也被绑架，老人最后抑郁而死。


在内蒙女子监狱遭酷刑折磨


郝苹被绑架到内蒙古第一女子监狱后，几天几夜连续不让睡觉，昼夜罚站，站着不许靠墙，稍有晃动就踢打，郝苹绝食抗议。恶人就给郝苹扒光衣服，只剩下短裤，把床板撤走，把被褥、衣服抢走，让她光着身子日夜在地上。来例假的血都变成了黑紫色。


郝苹长期受到包控犯人的欺负、虐待，不让出门半步，被剥夺一切人身权利。二零零四年七月三十日，郝苹因胃痛不能下床，犯人李颖晚上九点把她象拽麻袋一样从上铺床上拽下来摔到地上，郝苹的大胯骨被摔坏，血肉模糊，站不起来，疼痛难忍不能动。因不能站起来，包控的犯人贺国花就打她耳光，郝苹被打得昏迷，扔到地上的被子都被尿水湿透。三十一日，郝苹因腰、胳膊受伤不能动，在床上休息，她们把她床板给撤了拿走。


未成年的孩子被迫害失学


郝苹十三岁的儿子幼小心灵遭到打击，警察抓走了妈妈，又抓走了爸爸，他成了孤儿，在学校里承受各种压力，已到了极限，成绩下降，因没钱吃不饱饭，没衣服穿。孤苦的生活，令他幼小的年龄就经常头晕、头痛。孩子在学校受歧视，造成自卑，不敢面对同学，被迫两次休学，去给亲戚家种地、放羊、拔草。一次打工路滑摔倒，小拇指摔断，血流不止，一个好心的开车的小伙子跟老板娘说，老板把他拉到医院，手指接上很长时间才愈合。孩子一直为没有机会考大学而难过，影响了前途。


每当过年时，别人家都热热闹闹，欢天喜地。郝苹儿子就与智力不健全的舅舅抱头痛哭。家里没吃、没穿、没烧的，郝刚骨瘦如柴。自从郝苹夫妻被绑架，这家里过年就没吃过饺子，平日从来就没买过肉，没买过一滴油，他们只能靠卖点破烂的钱来买米熬粥喝，吃不饱饿得走路都打晃，就捡破烂吃，衣服都是好心人送的，除了大的就是小的，合适的少。


原来养的猪、狗全没了。几年过后，家里院墙倒塌，三栋猪舍的房子没人管破陋、坍塌，暖棚的设施丢失，家里的被褥、洗衣盆、饭盆、菜刀等等日常用品全丢失，经营生意的各种配方丢失，直接损失几十万元不止。


全家一贫如洗还遭勒索


二零零六年九月十八日，是被迫害五年多的刘福安出狱之日。可刘福安又被 “610办公室”劫持到赤峰“转化基地”的“转化班”。前去接人的侄儿刘志国和刘福安一起被绑架到洗脑班。“610办公室”要求刘福安的儿子必须交二千五百元钱洗脑费，何时放人还未定。无辜的侄儿被关押七天，家人必须交二百五十元才放人，给家庭造成伤害与损失。


孩子总算熬到爸爸就该出监狱了，却又遭勒索。吃了上顿不知道何时才有下顿的孩子上哪里去找钱啊？真是孩子哭瞎眼的钱都要榨取。孩子四处奔波，几乎找遍所有的亲戚，借到九百元钱，交给“610办公室”，却说不行，还得交。孩子又到遥远的旗县借到三百元，“610办公室”才把刘福安放回家。


中共人员持续上门迫害


这个家刚刚恢复，二零一二年


三月八日下午，郝苹又被红山区国保大队、铁南派出所警察绑架，投入看守所非法关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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